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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嬉笑怒骂
讲述美国

23 美军终于扳回一局

1776年11月26日，在特伦顿城外
3公里处，华盛顿的主力部队和先锋队
会合后兵分三路，向黑森人据守的特伦
顿发起猛攻。

美军的炮兵从特拉华河的一侧发
起进攻，给黑森人的阵地造成了毁灭性
打击。

黑森人撒腿就跑，甚至丢下了阵地
上的大炮，只求保命。

美军就此占领了特伦顿镇。

黑森人一口气逃到了田野上，重整
旗鼓，想夺回特伦顿。

华盛顿高呼：前进，勇敢的小伙子
们，跟着我！说完，他跃马舞刀，身先士
卒，冲向黑森人。

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美
军士兵看到总司令如此玩命，大家都不
甘示弱，跟在总司令身后奋勇杀敌。

黑森人在沉重打击下终于扛不住
了，四散奔逃。最终，他们在被包围后
不得不向美军投降。

这场战斗证明，美军是可以打败英
军的，英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同时，
战胜黑森人也让美军信心倍增，他们不
再像在纽约之战中那么怕黑森人了。

攻占特伦顿后不久，华盛顿率军渡
过特拉华河，回到宾夕法尼亚。美军虽
然在特伦顿战斗中大获全胜，但这场战
斗规模很小，只能看作美军找场子的战
斗。华盛顿挽回了面子，打消了大陆会
议的疑虑，振奋了士气，但这一仗根本
没法儿改变当前大陆军的困境。

华盛顿麾下的一名士兵，就是那
个靠《常识》一书一举成名的潘恩，在
行军途中再接再厉，火力全开，用他的
生花妙笔，又写了一篇极具鼓舞性的
文章——《危机》。

潘恩虽然凭借《常识》一举成名，但
他不甘心当一个畅销书作家，而是参加
了华盛顿的大陆军。作为一名战士，他
不但用笔还用枪为自由独立而战。当
然，潘恩的笔比他的枪更有力，更能鼓

舞士气、激励民众。
1776年 12月 25日凌晨，在率军

横渡特拉华河之前，华盛顿特意让属
下向士兵朗诵了《危机》中著名的段
落：“如果必有苦难，让我今天来承担，
我的孩子们可以得到和平。感谢上
帝，我不畏惧，没有任何理由让我感到
害怕。依靠刚毅的精神，我们可以获
得光辉的前景。”

一时间，士兵们大受鼓舞、奋勇争
先，一起强渡特拉华河，上岸后个个勇往
直前、锐不可当，俘虏了黑森雇佣军共
900多人，还缴获了大批物资。

这一仗，华盛顿的部队无一伤亡。
如今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馆二楼

的美国厅中悬挂着的巨幅油画《华盛顿
横渡特拉华河》，描绘的就是这段历史。

在这幅画中，华盛顿傲然站在一艘
小船的船头，他身前身后的战士们都在
奋力划桨，两名尉官扛着刚刚诞生的美
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旗帜在皎洁的月
光下迎风招展。

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后，本来快熄
灭的美国独立之火被重新点燃，但形势
仍然不乐观。

进入1777年后，英国人决定采取
将美军一分为二的策略：一路由豪将军
率领从纽约沿哈得孙河北上，攻占西点
堡垒；另一路由伯戈因将军率领从加拿
大南下，攻占提康德罗加堡垒。

没想到，豪将军在开始实施计划时
突然改变主意，转而进攻反叛活动的中

心费城。
他希望通过这一仗力挫叛军，然后

联合亲英分子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豪将军将大批海军调离纽约，驻扎

在切萨皮克湾海域。
华盛顿率军与英军匆匆交手后撤

走，英军轻而易举拿下费城，大陆会议
被赶了出去，只好辗转他地重组。

英国人根据自己在欧洲与法国等
国作战的经验，认为一旦攻占了对方的
首都，就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

他们没想到，美国人根本不在乎什
么首都不首都：你占了费城，我还有纽
约；你占了纽约，我还有查尔斯顿，我有
的是地方再建新首都跟你周旋。

这与后来中国军队抗日的时候以
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非常像：南京被
占，我退到武汉；武汉被占，我可以退到
重庆；重庆再被占，我可以退到拉萨。
总之，我总有地方进行战略大转移，跟
你死磕到底。

这种战斗方式英国人闻所未闻、见
所未见，他们被搞得身心俱疲，最后，英
国人打不下去了，求饶了。

之所以打不下去了，是因为他们实
在熬不下去了。后来，美军在越南、苏
联军队在阿富汗也是这样。

美军撤出费城后，险遭灭顶之灾，
多亏一位贵格会女信徒的帮助，才幸免
于难。

（摘自《世界历史很有趣：袁腾飞讲美
国史》袁腾飞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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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不明24

我坐在民警对面，把被抢经过详细
说了一遍，可惜我完全没有看到抢劫者
的长相，那辆摩托车也没有挂车牌，我
唯一的印象是抢包的那个人手腕上好
像长着一个黑色的痦子。

民警表示一定会尽全力追查，但话
里话外也流露出，这种一般都是流窜分
子作案，很有可能他们这会儿已经离开
了海岛，想追回财物有一定难度。

我早料到这个结果，自然没什么过
激反应。

民警都问清楚了，起身告辞。江易
盛送走民警后，把邻居也打发走了。

江易盛走进客厅，在我对面坐下，
问：“你还剩多少钱？”

“4万多块钱。”
江易盛气恼地说：“可恶的贼，如果

让我抓到他，我非打断他的手不可。”
江易盛在北京读的医学院，很清楚

对我这种外乡人来说，在北京生活不
易。我一个刚工作的小姑娘，工资税前
也不过七八千块钱，三年半能存下十几
万块钱，肯定是省吃俭用存下来的，现
在一下子就没了6万块钱。

我笑了笑，反过来劝解他：“破财免
灾，丢就丢了吧！”

钱刚被抢时，我曾豁出性命想夺回
来，可看着医生给我缝针时，想起以前
听说过的飞车抢劫闹出人命的事儿，突
然就想通了，甚至很后悔。钱再重要，
都没有命重要，如果我以后再碰到这种
事儿，一定舍钱保命。

江易盛看我不是强颜欢笑，而是真
正看得开，悻悻地说：“你倒是心大！”

我笑嘻嘻地说：“我们这样的人，最
大的优点就是心大！”遇到不幸的事儿
就已经够不幸了，如果再想不开，那纯
粹是自己折磨自己。不管是我还是江
易盛，都不是这样的人。

江易盛愣了一下，释然地笑了：“你
装修要多少钱？我借给你，不过，我只
能拿出5万块钱。”

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自己什么
时候能还上，你给我两万块钱就行了，
多了我压力太大。”

“好。”江易盛知道自己的情况，也
知道我的性格，没有多劝。他忽然想起
什么，试探地说：“大头如今是有钱人。”

我笑笑，没有接他的话，江易盛明
白了。他对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过话
的吴居蓝说：“吴表哥，小螺要麻烦你照
顾了，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我
们交换一下手机号，以方便联系。”

吴居蓝说：“我没有。”
江易盛愣住了。
我忙说：“表哥的手机在路上丢了，

本来打算去买的，但还没顾上。现在我
手机也丢了，你帮我买个手机回来，我
的身份证在钱包里，也丢了。你帮我想
想办法，把手机号码先要回来。”

“行！吴表哥，把你的身份证给我，
我帮你把手机也顺便办好。”

吴居蓝沉默地看着我，我心里咯噔
一下，突然发现我这个完全没有经验的
老板，竟然从来没有问他要过身份证。
一时间，我心乱如麻，顾不上多想，先应
付江易盛：“不用了，就办我的好了。”

“成！你好好休息，我晚一点儿再
过来。”江易盛匆匆离开，去办事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吴居蓝两个
人，我犹豫着怎么开口。以雇佣关系来
说，我要求看他的身份证很正常，但朋
友之间，要求看身份证就很怪异了。不

知何时，我已经把他当成了地位对等的
朋友。

吴居蓝打破了沉默，说：“如果你想
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他的表情十分
平静，似乎说的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

诡异的是，我似乎也早有心理准
备，没有一点儿惊讶，只是有些怅然若
失，虽然我自己都不知道在怅然什么、
若失什么。

我想了很多：也许他是违反计划生
育政策，出生后没有上户口的黑户；也
许他是偷渡客，以前海岛上曾来过越
南、菲律宾的偷渡客，也有岛上的居民
偷渡去美国、欧洲的。虽然我没有亲眼
见过，但听说过。

我问：“你是把身份证丢了，还是压
根儿没有身份证？”

没等吴居蓝回答，我又急促地说：
“不用告诉我，我其实并不想知道，你好
好工作就行了。”

吴居蓝丝毫没有掩饰他对这事儿
的不在意，微微一笑，说：“你要是没事
儿了，我去烧点儿水。”

我胡乱地点点头，他向厨房走去。
为了帮我止血，他的T恤下摆被撕

掉了一圈儿，整件T恤短了一截儿，看
上去有点儿怪异。我盯着他的背影看
了一会儿，本来有点儿烦躁的心情渐渐
平静下来。

（摘自《那片星空 那片海》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